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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里的“冰”上看客
□ 马海霞

童年时的我，最盼着春节
下雪了，除夕夜里大雪纷纷扬
扬下一夜，大年初一一推门，外
面白茫茫一片，才有年味儿。

对于孩子来讲，下了雪，才
有玩头，可以堆雪人，打雪仗，
路面上的雪压瓷实了，可以在
上面打出溜滑。

我小时候老实内向，堆雪
人会，但打雪仗不占优势，常被
调皮孩子塞一后脖领雪团，哭
着鼻子回家是常有的事，所以
看到打雪仗，我就跑远远地围
观。那时的我最喜欢打出溜滑

了，我不会打，但我喜欢看。看
男孩女孩一个个像小鸟一样

“嗖嗖”从雪面上滑过，真是羡
慕呀。

我也学过打出溜滑，邻家
姐姐“脚”把“脚”教我，示范了
无数次，我还是不敢尝试，胆子
小，怕摔倒。最后把邻家姐姐
逼急了，拉着我的手，想和我一
起打，我吓得一下就蹲下了，差
点把她拽倒。

打那以后，我得了个绰号
“叶公好滑”，这个绰号虽然不
好听，但对于我却也贴切。

我不仅喜欢看滑雪，还喜

欢看滑旱冰。那时，我们县城
公园里有旱冰场，春节过后，小
孩子的兜里都有点压岁钱，富
裕了的我们便结伴去公园玩，
最吸引我们的当然是旱冰场
了，别人是喜欢滑，我是喜欢
看，看到他们穿着旱冰鞋在场
地里“飞”来“飞”去，真是太威
风了。

有一次，堂姐带我去旱冰
场，给我也租了旱冰鞋，硬把我
拽进了旱冰场，我只穿上了一
只旱冰鞋就吓得不敢再穿另一
只了，双手握着栏杆，一步也不
敢动。

堂姐说，怕啥，谁滑旱冰没
摔倒过几次呢。她这个理论和
邻家姐姐一致，打出溜滑打得
好，也是从不怕摔倒开始的。
我问堂姐，到底摔倒几次能学
会滑旱冰呀？堂姐说，看悟性，
有人悟性高，一次不摔就学会
了，有人悟性差，得摔倒个十次
八次的，才能学会。我当然属
于悟性差的，而且一次也不想
摔倒，只好当一辈子看客了。

如今人到中年，这些年，我
单雪天摔倒的次数加起来也远
超十次了，至今没学会在雪地
里打出溜滑，更没学会滑旱冰，

确切地说，是压根没开始学，如
何谈会呢？

就在上周，我沿山路散步，
一不留神又摔倒了，半个屁股
着地，顺着坡上的积雪滑出了
三四米，滑出了我人生的最好
成绩，疼得几分钟没起来。

同事说，其实站在一旁看
别人滑行，给别人叫好，也能体
会到速度与激情，感受到运动
带来的乐趣。

“叶公好滑”的乐趣我最
懂，今年春节假期，哪里也不
去，零食茶水备足，宅在家中好
好过个冬奥年，过过眼瘾。

今非昔比说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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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培国
在过去，过年被称作天

大的事，不管有啥事，过了年
再说，年是不能耽误的。过
年，被中国人赋予了很重要
的意义，一元复始，万象更
新。对我们这些上世纪六十
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从小时
候过年的灰色记忆，到如今
过年的快乐喜庆，有一种恍
若隔世的感觉。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
的普通家庭还不富裕，我们
家要加一个“更”字，回忆起
来难免酸楚。因为母亲多
病，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支付
了母亲的医药费，就是添加
高价粮，每个月都入不敷
出，看一场五分钱的电影，
也要筹划很长时间。想买
一个三毛七分钱的水彩颜
料，得等母亲奖励的去磨坊
加工粮食（把粗粮磨成面）
的钱，一分一分地攒够了才
能买。

那时候，过年能分上一
张猪头肉供应票，简直是一
个肥年。

小孩子过年能穿上新
衣裳，是最大的希望。可是
我就不行，没有钱去门市部
裁布，母亲便把父亲穿旧的
褂子、裤子重新剪开，裁了，
买来袋装的颜色染料，用大
铁锅煮煮，染成深蓝或黑
色 ，重 新 做 成 我 能 穿 的
衣裳。

过年不吃饺子还叫过年
吗？有时过年就吃不上肉，
母亲的办法是把白萝卜用水
煮过，榨去水分剁成馅，加上
酱油，模仿有肉的模样，也算
吃了饺子。

小孩子们都买很多炮

仗，红的绿的黄的，也有白
的，天不亮就爬起来放。我
只能拥有一盒麦秸梃，那种
最小的鞭炮，不敢成串地放，
一个一个节省着放，很快还
是放光了。天才刚刚亮，就
几个小孩搁伙着，沿着税务
街从北到南满地上找没有燃
放的“哑巴”——— 就是炮仗信
子点着了却灭了的鞭炮。这
种炮仗往往留有一小截信
子，再燃放时很危险，但顾不
得了，用滴滴金点上就赶紧
撒手，终于有一个“电光炮”
在刚扬起的手里炸响，离右
耳很近，右耳嗡嗡了好几

天……总算迎来了改革开
放，人民生活开始变着样地
好起来。工作几年以后，我
也有了手表，可是右耳朵再
也听不到秒针的声响。

说起过年，就像做了一
场梦。

我我们们经经历历了了新新中中国国社社会会
主主义义建建设设时时期期的的艰艰苦苦探探索索，，
经过了改革开放，走进了全
面繁荣兴盛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打赢了脱贫攻
坚战，全面实现了小康，感到
无比豪迈。

现在过年，想吃啥吃啥，
想买啥买啥，早已不能与过
去同日而语，的确是“新桃换
旧符”。再讲我们小时候的
过年故事，小孩子们听起来
像听“天书”。新时代，新生
活，新年景，老百姓过不完的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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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的年味
□ 文玉玲

过年，是每家每户最大
的节日，藏着我们刻骨的记
忆，还让我们年的情意流成
了河。一个“情”字将年烧得
红红火火。

红红的年画，寓意富裕
多子孙；红红的萝卜钱，挂满
了家家户户的窗户、房门，寓
意来年多多发财；红红的对
联，写满了我们对新一年的
期盼；喜庆的福字贴上门和
墙，寓意福满家园；大大的红
灯笼，喜迎在大街小巷；红红
的国旗，飘扬在上空，喜庆溢
满了大年。

在那物质不甚丰腴的年
月，孩童们盼望着过年穿新
衣、吃上过年才能吃到的肉、
鱼，尝到白面做的水饺和馒
头，还有过年才有钱买的冰
糖葫芦、爆米花、甜甜的糖块
儿等。女孩儿放放滴滴金，
男孩子买上一串心仪的炮

仗。这些过年才有的大礼，
成了那个年代孩儿们心中的
年，印在了他们生命的年
轮中。

在商业气息不够浓厚的
年代，基本没有饭店，更没有
外卖。远离家乡、坚守岗位
的年轻人，要在单位过新年。
有家有室的爱心同事，会给
这些过年回不了家的单身年
轻人送上年夜饭和各色蜜甜
的糖果。这些美好，也流淌
在了他们生命的长河。

如今物质生活更丰富，
年更加红火。新衣服随时
穿，过年也不知道穿什么才
更显年味儿，有好些人就穿
起了红红的衣服。还有那
些传统里称作本命年的人
儿，更是把红由里穿到外，
驱走流年的“霉运”，带来红
红火火的吉祥如意。更有
些个扶老携幼的爱心人，会
给他们的孩子、年迈的长辈

穿上他们买的红彤彤的新
衣，喜气洋洋地过大年。

好吃的年味，放满了厨
房和冰箱。工作中过年的工
作人员拿到了三薪，并享受
到国家、单位、爱心人士无微
不至的关爱。政府给那些个
需要关照的老人送上了过年
的福利。

那些远离家乡打工的人
儿，携着党的关怀、心中的
爱，顶风冒雪，转山涉水，乘
飞机，赶火车，坐汽车，甚至
骑着摩托车过万里行千里，
回到他们的家，回到他们父
母、爱人、孩子身边。那些常
年留守在家的孩童、孤独年
迈的父母，眼里满含着激动
的泪花，与亲人相拥哽咽，心
中霎时升起过年的无限
暖情。

有有些些奋奋发发有有为为的的人人儿儿，，
会会利利用用过过年年的的时时间间，，携携着着爱爱
人人、、孩孩子子、、父父母母、、兄兄弟弟姐姐妹妹游游

历大好河山，把美好写入
新年。

更有怀揣梦想的人，利
用过年休息的假期，读一本、
几本，甚至更多经典人文作
品，为梦想插上翅膀，在新年
里，筑梦未来。

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发
展，生活在富裕，过年也注入
了新的内涵，让年的味道更
怡情。我们心中的大年，真
的越过越红火。


